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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山湖畔的青西郊野公园（下）
! 曹伟明

! ! ! !说起这些植物中的“大熊猫”!辗转迁播，
颇具传奇。上世纪 "#年代，我国南京中央大
学的一批林业教授和专家，在湖南、湖北和重
庆交界的武陵山下的河谷之中，发现了“植物
界的恐龙”———喜生水边的水杉。然后，分赠
给重庆、成都、武汉、北京和广州等地的植物
园。当地专家们运用播种和扦插的技术，成功
地让这种原本生长在北纬 $#度湿地、藏在深
山没人知晓的嘉木，在大众面前再展丰姿。中
央大学这批敬业的教授学者，不仅把采集的
水杉种子推广到全国各地，还先后邮寄给全
世界 %#余个国家，让水杉之树在全球常青，
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友谊之情。如今在美国与
欧洲，就像遇到华侨一般，到处都能遇到这些
来自中国的水杉树。&'()年，中美两国通过乒
乓球外交的推动，有了破冰之旅。尼克松应邀
访华，在与周总理签订“上海公报”后，赠送给
中国的礼物也是煞费苦心的，便是当年由中
国传入美国、有 $*年生长史的水杉树种———
海岸红杉，英文为“+,-. /01-221”。那带来
“黎明的红杉”，富有外交的喻意，昭示着中美
建交后发展前景的美好。

水杉，如凤凰涅槃，渗入了中华民族的文
化基因，捎带了美国人民的友情，重生于淀山
湖畔。它是有灵性和神性的，是植物中的“嘉
木”。如今，这集聚 %***多棵水杉的水上森
林，形成了上海地区绝无仅有“水在树间流，
树在水中长”的湖畔奇观。淀山湖上那成批的
水鸟、野鸭、白鹭等珍稀禽鸟，在水上森林间
定居休憩，那具有似水柔情的湿地和森林，不
仅成为了上海地区优质的水源地，更是人们
的旅游胜地和梦想孵化之地。

淀湖六月白鱼潮
青西郊野公园的美在于水，湖水给人们

馈赠了丰富的渔业资源。淀山湖地区的白鱼
潮，是一年一度的水乡奇观。

夏天，淀山湖两岸花树若云，蜂飞蝶舞。
清风过处，这一湖碧波渺渺的绿水，顿时荡起

层层涟漪。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一群群白鱼挺
着苗条的身躯，宛如轻盈的银燕，飞翔在波光
粼粼的浪花中，好似万朵银花并发，此起彼
落，瑰丽异常。这一奇特的自然现象，当地人
们称为“淀湖六月白鱼潮”。相传从远古年代
起，淀山湖的白鱼潮就名闻遐迩。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那天，我来到了
淀山湖畔的郊野公园，住在湖畔的农家。时值
半夜，隐隐听到“哗哗哗”类似松涛的声音。我
甚为惊讶，暗暗寻思：淀山湖一带全是水面，
哪来的松林？次日清晨，我带着疑问起了个大
早，来到商榻镇上，想找人问个究竟。

只见在一阵阵的笑声中，渔民和居民们
正在热情地买卖新鲜的白鱼。街上的人们都
说昨夜淀山湖里，白鱼潮规模之大是罕见的。
他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经过向渔民讨教，我得知淀山湖的白鱼，
是一种颇为特别的“季候鱼”。每年的农历六
月，它们就会准确无误、成群结队地汇集于淀
山湖边的风平浪静处，相互嬉闹间，发出“哗

哗哗”的撞击之声，犹如一曲动人心弦的“水
之声”交响乐。

假若你有机会，在盛夏六月来青西郊野
公园旅游，请不要忘了观赏一下宏伟壮丽的
淀山湖白鱼潮，不妨品尝一番淀山湖白鱼的
美味。

说说笑笑“阿婆茶”
青西郊野公园里，除了有历史悠久、清新

优美的青浦田歌外，还流行着别具一格的喝
茶习俗，俗称“阿婆茶”，已被列入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
“阿婆茶”又名咸酸茶，最早起源于唐朝。

“阿婆茶”顾名思义，因最初只有老婆婆们喝
而得名。淀山湖畔，土地肥沃，鱼虾满塘。男女
青壮年白天从事农田劳动，晚上外出捕鱼捉
虾。而上了年纪的老婆婆，则在家里一面照料
家务，一面搞些家庭副业———做虾笼。老婆婆
们人老话多，她们往往三五成群地汇聚在一
起，一边有说有笑地做虾笼，一边喝茶，并用

本地自制的土特产———咸菜过茶。后来，这种
习惯慢慢地发展，成了当地的一种风俗。现
在，淀山湖畔的商榻地区，家家户户都有专为
烧“阿婆茶”用的小壁灶和小铜壶。用不了多
大工夫，水就开了。主人便在洗好的茶杯中放
入茶叶，倒入少量的开水，稍微点一点，待绿
茶叶全部发开后，便注满递给你品尝。当你透
过茶杯，观看那嫩绿的茶叶缓缓舒展，碧绿的
茶汁慢慢沁出，令人赏心悦目时，主人又殷勤
地端出咸菜、咸豆、咸萝卜干、咸大头菜等给
你过茶。你一旦喝上了色、香、味俱全的“阿婆
茶”，就会爱不释手。当你临走时，假使主人已
把你的茶杯斟满，那么，你就应该把它喝完。
因为淀山湖一带全是水面，过去来往交通都
用船只，平时风大浪高，所以，商榻人是很忌
讳“倒”和“翻”的。据说，不喝完茶出门，易遭
大风和不幸。当然，这是迷信说法。但是，我们
出于对主人的礼貌起见，还是喝完为好。

“沪”名来源是蟹簖
早在六千年前，上海先民就在淀山湖地

区用蟹簖捕鱼捉蟹。先民们将这种蟹簖叫做
“沪”。唐代文人陆龟蒙曾在《渔具咏》序言中
讲到：“列竹于海曰沪，吴之沪渎是也”。“沪，
吴人今谓之簖”。如今，在青西郊野公园的渔
村休闲体验区，也能看到这个捕渔的工具。

蟹簖是上海先民用绳编列竹栅，插在水
中的涨沙上，向两岸张开捕鱼蟹的工具。它可
以潮上倒伏，潮退立起，让那些随潮而入的鱼
蟹，受阻于竹栅，渔家便能轻易地捉到大量鱼
蟹。它体现出上海先民的聪明才智。再后来，
上海先民就把“沪”作为上海的地名。

绿色的青西郊野公园，是一个享有“东方
的日内瓦湖”美誉的“世外桃源”。它通过文
化3生态、文化3生活、文化3生产、文化3创意、
文化3旅游等形式，呈现给人们一个梦幻的水
乡、悠闲的江南。不久的将来，淀山湖一定会
成为世界著名的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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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食品研究所的研究员

劳大弓个子不高，矮墩墩的，但很结实，
脸上肌肤白皙皙的，很是滋润，头上银发颤颤
的，很有精神。他穿了件中长大衣，式样有些
老气，但面料还是很挺括的，脚上皮鞋擦得锃
亮。申海的俗语“风头出在头上，蹩脚蹩在脚
上”，劳大弓足下生辉，不是蹩脚的一类人。
那天夕阳红摊头是席天红做早班。劳大

弓手上拎着只胀鼓鼓的公文包，似乎
是来开学术会议的；他昂起头，东观
西望，似乎是位驴友，来观赏申海市
浪漫风景线的。他是否误闯进荷花池
的？席天红拿捏不住他的身份，也只
能同他闲聊了。“老先生你为谁招亲？
夕阳红为老人招亲的。”
“怎么知道我叫劳先生？”劳大弓

奇怪地问。席天红说：“你是六七十岁
的人了，不叫你老先生，要叫你小后
生，行吗？”劳大弓用手捋了捋脸说：
“我有那么老吗？你瞧，我能俯卧撑二
十下，小后生行吗？”说完就把公文包
朝地上一放，身子也朝地上一横，两
只脚尖钉地，两只手板撑地，“一次，
二次，三次……”手臂随着喊声一屈
一伸，身子也跟着一上一下升降着。

席天红说：“宝刀不老，宝刀不老，我知
道你的实力了。”劳大弓直起了身子，用手帕
揩掉了手掌上泥巴，没有气急，脸色比刚才
红润了，仅是鼻尖上有些汗珠。他做了个鬼
脸说：“买账了吧，我不仅有年轻人的力气，
还有年轻人的心气，是棵不老松。今后你叫
我高级工程师劳大弓，而不是七老八十的老
先生。”说完把地上的公文包提起来，打开盖
子，拿出了四本书，有的封面很单调，仅有
《营养学概论》五个字；有的封面很花哨，五
颜六色，画的是鱼鸭之类东西，书名也各种
各样，有《家庭主妇烹调法》《上海小吃营养
学分析》。

席天红说：“唷，你是申海小吃店避风塘
的大师傅了，能炒菜，还能写书，不得了，不
得了。”劳大弓拉长脸说：“我不是大菜师傅，
是食品研究所的研究员，货真价实的高级工
程师。”说完拿起一本书拍着另一本书，意思
是有书为证，砰砰响的。席天红明白低估了
对方，惹得对方生气了，急忙转移话题，改变

刚才尴尬的场面：“现在过了三十岁的大年
龄姑娘很多，她们害怕嫁不出去，做‘齐天大
圣’，急于找人。五六十岁的老女人怕落伍，
也急于找人。”

劳大弓还在气头上，这句话火上浇油，于
是刺了她一下：“你们看错了人，她们不是嫁不
出去挑剩下来的剩女，她们是高学位、高职位、
高品位的三高女，是水清木华、水气淋漓的

‘早’报，不是吃饱夜饭看夜报的‘晚’
报。她们不是卖不出去的处理品、垃
圾品，不会送到你这个废品回收站
来。你不用说这种齐天大‘剩’的辱人
话。”说完转过身就悻悻地走了。

劳大弓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医学
院毕业生，学的是营养学，现年 4%

岁，妻子是妇产科医生，五年前去世。
他的儿子叫劳一一，$"岁，已有了女
朋友，由于婚房没落实而无法结婚。
劳一一子承父业，也是学医的，他的
女朋友夏天是同班同学，是三甲医院
的神经内科医生。受到婚房的拖累，
夏天的年龄也拖大了，暗地里被讥为
“剩女”。劳大弓觉得愧对这个未来的
媳妇，席天红为讨好劳大弓而随意地
议论“剩女”，意想不到触动了他心中

块垒，引得他大光其火，狠狠地训了她一下。他
余怒未消，对夕阳红摊头也产生了恶感，不愿
意同红娘接触，独个儿在荷花池寻找另一半。
这是席天红没有想到的。

料想不到的是劳大弓艳福不浅，刚踏进
荷花池不久，竟然瞎猫拖死老鼠拖到个女朋
友。那是个夏日的下午，劳大弓坐在荷花池
边的太湖石上，发呆地望着池中的绿叶粉
莲。无意之中他发觉有个中年妇女在打量着
他，也就戆兮兮地把目光扫了过去。

女的上身是短袖黄色体恤衫，下身是荷
绿色的短裙，体态丰满，肤色乳白。在夏日阳
光照耀下，皮肤反射出来的光白花花地很刺
眼。劳大弓眼睛眨了几下后，眼珠却不动了。
唷，很性感啊！女的很勇敢，不仅没有避开他
的目光，反而嫣然一笑，劳大弓也傻乎乎地
对她一笑，女的又回应地笑了一下。笑是一
种模糊的肢体语言，劳大弓还来不及解读，
女方就大胆地走了过来，走到他身边时，放
慢了脚步，又是一笑。

傅海澜传
董 煜

! ! ! ! ! ! ! ! ! #$%被诊断为严重!中风"

&'"'年 &&月 )5日，司徒雷登离开华盛
顿去辛辛那提大学，探望曾在燕京任教的老
朋友乔治·巴鮑尔夫妇。$#日晚上，司徒雷登
坐火车从辛辛那提返回华盛顿，在餐车吃饭
时司徒雷登感到不适，所以饭没吃完就离开
了餐车。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无所知，直到
第二天早上，他才发现自己被担架抬下火车
送进了救护车。事后得知，他在卫生间里昏迷
了十几个小时后才被列车上的乘务员发现，
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得知了他的身份后，
乘务员给国务院打了电报，国务院立即派人
把司徒雷登送进了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
医院，被诊断为严重“中风”，度过了 &)天的
危险期后，司徒雷登住进了海军医院的特护
病房。
那时，傅泾波恰巧短暂离开去探望小女

海澜了。
小女海澜，是傅泾波最放心不下的。海澜

和海斯是 &#月份到的美国，大姐的同学到三
藩市来接，当晚住在旅店，远处的霓虹灯昼夜
闪烁不停，身处异乡远离亲人，海澜一夜不曾
入睡。次日，赶往位于爱荷华州的海斯二哥
家。那时在美国很少能见到中国人，海斯的侄
女上学的时候非常自豪地对同学说，“我家来
了个外国人”。第二天海澜刚起床，就发现窗
外很多双小眼睛正扒着窗户看呢，原来，那些
孩子都是来看中国人的。海澜开门出去打招
呼，60772一声，把孩子们都吓跑了。海斯的二
嫂对海澜很好，体贴入微，每天都想方设法地
做各种菜肴给海澜吃，可味道真不敢恭维。海
澜怀着孕，胃口不佳，吃不了多少，但心里对
二嫂还是很感激的。没想到刚安顿下来没几
天，父亲就赶过来了。
傅泾波虽然平时跟子女交流不多，但心

里对孩子们是极其疼爱的，海澜打小自由任
性，又即将临产，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家
庭生活，能习惯吗，所以不从华盛顿赶过来看
一眼，不放心。可是没住几天傅泾波便得到司

徒雷登中风住院的消息。傅泾波跟司
徒雷登几十年须臾不离，没想到刚走
不久司徒雷登就患此大病，他心急如
焚，立即匆匆赶了回去。而海澜在担
心爷爷病情的同时心里也难免多了
一份内疚，父亲要不是来看自己，要

是一直在司徒爷爷身边，司徒爷爷的病一定
能及早发现并得到及时救治的。

司徒雷登在海军医院一直住到 &'%*年
$月 )4日。回到华盛顿的傅泾波一直守在他
身边，日日陪护。起初医生严格规定，除了至
亲，外人探视只能限制在 &*分钟，可是司徒
雷登告诉他们，傅泾波就是我的儿子。而且他
们也发现，傅泾波的到来对病人的病情确实
有很大帮助，于是不久他们便对傅泾波网开
一面，默许了傅泾波的探视特权，允许他长时
间地留在病人身边。有时候他们会发现，这对
异国父子有点奇怪，他们并不说话，一个躺
着，一个坐着，彼此沉默，但看他们的神态，却
像已交流过千言万语。
司徒雷登曾用极富感情色彩的语言描述

傅泾波对他的照顾：“这是我和泾波之间友谊
所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然而在我抱病期间，
他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关心和忠诚。跟泾波
在一起，甚少激动人心，但却舒适安逸。在我
住院的 %个月中，泾波每天都来探望，风雨无
阻。”
以后，司徒雷登曾先后两次出院在华盛

顿的费尔法克斯旅馆暂住后又回到医院，并
在医院度过了一个简单但温馨的 ("岁生日，
不久，他在纽约长老会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
身体状况得到很大恢复，&'%*年 ' 月 $ 日，
司徒雷登被傅泾波接出医院。从此，他的余生
都是跟傅泾波一家住在一起的。这时，留在大
陆的刘倬汉和傅履任也已到了华盛顿。

&'"'年 &)月 "日，海澜的大儿子在内
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一家医院出生，海澜
用父亲的英文名字加上司徒爷爷的中文名，
替他取名为菲利普·雷登，从此，这个特殊的
家庭，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为了让司徒雷登出院后有个安静舒适的

地方养病，也为了一家人不再漂泊，不久，傅
泾波拿出多年积蓄，花了 $万美元在华盛顿
西北区 )5街买了一栋三层带地下室的住宅，
一家人住了下来。


